
老妈住院，大姐主
张三个闺女一起摊钱

周三上午，在小区里做保
洁员的雅静正清扫楼道呢，口
袋里的手机忽然响了。雅静把
笤帚靠在墙上，伸手去掏手
机。这时才发现，电话是小妹
雅茹打来的。小妹平时很少给
自己打电话，雅静估计肯定有
事。于是，赶忙接了起来。

电话里，小妹的声音有些焦
灼：“二姐，你是在打扫卫生吧？
咱妈摔了一跤，我和大姐在医院
急诊呢，你也抓紧过来吧。”雅茹
说完话急火火地挂断了电话，雅
静听说老妈摔了，赶紧干完手中
的活，没顾上回家换身衣服，便
匆匆去了医院。

到了医院急诊，雅静没费
什么事便找到了大姐和小妹。
雅静一扭身，又看到了正躺在
床上的老妈。大姐说老妈刚做
完检查，正在等结果。雅静关
切地问老妈怎么摔的，老妈说
下台阶踩空了。小妹在旁边搭
话：“今天真是巧了，别人送我
几条鱼，我吃不了，今儿又正好
歇班，我想着给咱妈拿过来。
进屋坐沙发上屁股还没焐热，
妈就摔了。”小妹话还没说完，
大姐也赶紧接茬：“我原本今天
要去北京，结果误了时间，没去
成，小茹就给我打电话了，我赶
紧就来医院了。”大姐和小妹你
一言我一语，半天没拾闲儿，根
本没人关注老妈，倒是雅静给
老妈掖了掖床上的被子。

检查结果出来，医生说老
太太腿摔断了，需要住院。大
姐一听说要住院，立马提议让
雅静去办住院手续，她和小妹
留下来伺候妈。雅静去办住院
手续，押金要3000元，雅静卡上
没那么多钱，不得已，只能给大
姐打电话。大姐匆匆赶过来，
嘴里直叨叨：“雅茹刚才已经交
了 2000元，怎么还要交那么
多？”大姐和雅静一起把老妈的
住院押金交了，但大姐没忘跟
雅静说：“给妈看病，咱仨平摊，
等妈出院了一块算账吧。”大姐
话说完，雅静心里一惊。以前

可不是这样，以前老爸在世时，
甭管爸妈谁病了，看病都是老
两口儿自己出钱，姐妹三个只
负责照顾。现如今，就算老爸
过世了，钱也都在老妈手里，为
嘛看病变成姐儿仨平摊了呢。

雅静心里疑惑，但也没好
意思反驳，毕竟给老人看病是
子女应尽的义务。可即便这
样，她心里还是有些别扭，大姐
和小妹都是猴精的人，雅静总
担心被她俩算计了。

大姐小妹都攥着老
妈的钱，她嘛也没有

姐妹三人中，雅静妥妥就
是那块“夹心饼干”，一直就是
姥姥不疼舅舅不爱的主儿。大
姐和小妹都不是省油的灯，有
事没事总把雅静支使得团团
转，就连老妈对雅静也是呼来
唤去从不犯算计。

老妈住院那几天，雅静每天
上午做完卫生就直接去医院陪
护老妈。老妈腿摔折了，但人是
清醒的，清醒的老妈陈谷子烂芝
麻一股脑往外倒，雅静人老实，
耐心听老妈唠叨。老妈说着说
着，雅静就听出了不对劲儿。老
妈说，雅茹新买的房子要装修手
里没钱，鼻涕一把眼泪一把跟她
诉苦，她一心软，给她掏了15万
元，名义上是借，哪有日子还
啊！老妈又说，大姐的孩子毕业
留在北京工作，要买房子，首付
不够，大姐倒没说跟老妈借钱，
说别人同意借给她，但人家怕她
还不上，非要她找个亲戚的存折
放手里做抵押。老妈不得已，只

得将自己一个20万元的存折给
了大姐去做抵押。听老妈说完
这些话，雅静简直被惊到了。她
表面不作声，心里禁不住琢磨：
怪不得大姐说给老妈看病姐儿
仨摊钱，敢情她俩都提前把老妈
的钱占上了。这下可倒好，她俩
打着尽孝的名义，实际上只有自
己真金白银地出钱。老妈发觉
自己说走了嘴，赶紧往回拽：“这
事你可千万别问她俩啊，否则弄
得不痛快。她俩也确实是真有
事，等你将来有事需要钱，妈也
会给你的。你放心，妈不会亏待
你的。”老妈话是这么说，可雅静
心里着实有些别扭。按说爸妈
把孩子养大，作为晚辈不应该惦
记老人手里那点钱，可大姐和小
妹瞒着自己先下手为强，万一哪
天老妈不在人世，这钱就瞎了。
老妈留下的钱，人家还可以继续
跟自己平分，这叫嘛事啊！

老妈住了半个月院，这期
间，大姐和小妹的嘴就像抹了
蜜，把老妈哄得团团转，可脏活
累活都指望雅静。只要雅静一
去，大姐就说她有急事要走，临
走叮嘱雅静：“我刚想给妈擦擦
身子，来不及了，你给妈擦吧。”
小妹更邪乎，让雅静帮妈按摩肩
颈……姐儿俩大呼小叫，指手画
脚，搞得雅静跟雇来的护工似
的。雅静心里窝着火，可一想到
大姐和小妹都已经把老妈的钱
“拐走”了，自己又不得不好好在
老妈面前表现。那十几天里，雅
静不光在小区打扫卫生，还要在
医院陪护老妈，人很快便瘦了一
圈。雅静恨不得大姐和小妹说

几句体恤的话，可不光她俩没
说，似乎连老妈也觉得理所应
当。雅静生了一肚子气，她只恨
自己从小性格懦弱，总是任由大
姐和小妹支使。

二闺女也想要走个
存折，却被老妈说自私

老妈出院以后，恢复期至少
三个月。这期间，为了方便照顾
老妈，大姐主张找个保姆。雅静
觉得找保姆总该花老妈的钱了
吧。可没想到，大姐居然又说姐
儿仨一起分摊。老妈听大姐那
么说，一点没反对，还不住夸赞
大姐：“还是我大闺女想得周到，
妈没白疼你们姐儿仨。”老妈这
样一说，雅静倒吸一口凉气，她
感觉自己掉进了一个走不出去
的圈套，越套越深，无法挣脱。

为了扳回一局，雅静思前想
后，还是决定主动出击。那天下
午，雅静做了点好吃的，专门给
老妈送过去。保姆见雅静来了，
正好出去买点东西，很快便走
了。雅静陪老妈在屋里说话。
说着说着，雅静便跟老妈提议：
“妈，您还有几个存折？要不也
放我手里一个吧。”老妈一听雅
静这么说，脸上立马现出不悦：
“你要我的存折干嘛？”雅静看出
老妈不高兴，嘴笨得就像贴了封
条，张都张不开。老妈见雅静不
说话，更来了精神：“我的傻闺
女，你不用担心妈那点钱。你们
姐儿仨都是我身上掉下去的肉，
哪个我不疼啊！你的心思妈明
白，但你也不能无缘无故要妈的
存折啊！”老妈这样说，雅静面红
耳赤，憋了半天才挤出一句话：
“那我大姐和雅茹把您的钱拿
走，您也不让提。这钱将来岂不
是要瞎了吗？”老妈一听雅静这
样说，更不高兴了：“二闺女，你
怎么这么自私呀，你大姐、小妹
都是有急用，我能不给吗？你有
事，需要钱，妈也给你呀，你现在
不是没有用钱的地方吗……”

那天，雅静从娘家离开，还
没走出大门口，眼泪就不争气
地掉了下来。临走时，老妈反
复说，肯定不会亏待她。可眼
下，老妈有嘛事，都是姐妹三人
摊钱，老妈的钱，自己却一分都
拿不到，雅静心里能不憋屈吗？

回去的路上，雅静边走边
生气，她不光生大姐和小妹的
气，更生老妈的气，她怎么也想
不通，从小到大，自己为娘家没
少付出，可老妈这一碗水怎么
就不能端平了呢？
（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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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结婚那会儿，我最怕的，
便是婆婆的唠叨。

那唠叨，是清晨6点厨房
锅碗瓢盆的细碎声响里，夹杂
着“早饭不能不吃”的叮嘱；是
出门前追到门口，往我包里塞
雨伞时，“天阴了，带着稳妥”的
絮叨；是晚上看书时，她一遍遍
过来“灯暗，别瞅坏了眼睛”的
关切。这些声音，像江南梅雨
季的雨，不大，却密密匝匝，无
孔不入，将人裹在一片潮湿的、
无处可逃的烦闷里。

我觉得她琐碎，觉得这日
复一日的叮咛，像一道道无形
的绳索，捆得我有些透不过
气。我的世界，是奔涌向前的
江河，渴望的是自由与远方；而
她的世界，却仿佛是这河岸边
一架古老的水车，只执着于那

循环不息的、小小的一隅。我
们之间，隔着一道无形的、唠叨
筑成的堤坝。

直到那个秋末，我得了一
场重感冒，来势汹汹。头两日
还硬撑着，到了第三日，便彻底
起不来床了，浑身骨头像是被
醋泡软了，又酸又痛。头脑也
是昏沉的，只觉得窗外灰白的
天光，一晃一晃的，叫人眩晕。

先生出差在外，家里只剩
我和婆婆。她忙进忙出，脚步
声极轻。我昏睡着，时梦时
醒。有一次，在蒙眬中，我感
觉一只粗糙而温暖的手，极轻
地探了探我的额角，又替我掖
了掖被角。那动作，轻柔得像

一片羽毛落下。我勉强睁开
一丝眼缝，看见婆婆坐在床边
的矮凳上，就着窗外微弱的
光，手里竟在做着一件极细致
的活计——她在剥莲子。

那一小碗莲子是雪白的，
她枯瘦的手指，正耐心地、一颗
一颗地，将莲心里那根碧绿的、
味苦的芽芯拈出来。她低着
头，神情是那样专注，仿佛在做
一件顶要紧的大事。屋子里静
极了，只听得见她轻微的呼吸
声，和那莲子落入白瓷碗里，极
清脆的“嗒”的一声。

她没有说话。一句唠叨也
没有。

可就在那片无言的寂静里，

我望着她佝偻的背影，望着那碗
渐渐满起来的、去了芯的雪白莲
子，心里那座由烦躁筑起的堤
坝，仿佛被一种更温柔、更强大
的力量，瞬间冲垮了。往昔那些
令我厌烦的唠叨，此刻像零落的
珠子，被这无声的场景一下子串
了起来——那清晨的叮嘱，是怕
我空着肚子；那雨天的絮叨，是
怕我受了风寒；那灯下的关切，
是怕我耗了精神。

她的唠叨，原不是束缚，那
是她唯一懂的、表达牵挂的方
式。她的世界固然是那座水车，
循环往复，可她将那全部的爱
意，都化作了推动水车的、涓涓
不息的水流，只为灌溉我这棵向

往着远方的、并不安分的苗。
我的眼眶忽然就湿了，赶紧

闭上眼，将头往被子里埋了埋。
我喝着那碗炖得糯糯的、

没有一点苦味的莲子粥时，婆
婆坐在一旁，又开始说了：“慢
点喝，烫。病了就得吃些清淡
的，好消化……”我抬起头，看
着她眼角的皱纹，第一次，不是
用忍耐，而是用一种近乎贪婪
的、温软的心情，去听这些声
音。我甚至觉得，若有一日这
声音消失了，我的世界，该会变
得何等的空旷与冷清。

如今，我依旧会听到她的
唠叨。只是那声音，在我听来，
不再是无休无止的雨，而是屋
檐下燕子归巢的呢喃，是这人
间烟火里，最踏实、最温暖的背
景音了。 魏有花

我的“唠叨”婆婆

向外索取，不如向
内寻求支点
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俞雪芽

在多子女家庭中，父母的爱

与资源，很难做到绝对的公平。

很多时候，期待父母“一碗水端

平”，是一种理想化的执念。父母

也是普通人，他们有自身的局限、

偏好。当你执着于攀比“为什么

他（她）得到的多，我得到的少”

时，便等于将自己的情绪开关交

到了父母和兄弟姐妹手中。这种

向外索取的方式，是内心委屈感

源源不断的根源。

如何才能从这种委屈中解

脱？关键在于把人际互动模式从

向外索取转变为向内寻求支点。

以自我为主体进行思考

不再盯着“父母给了兄弟姐

妹什么”，而是问自己：“我能做什

么？我愿意做到什么程度？”孝顺

是基于爱与责任的本分，而非换

取公平的筹码。当你把尽孝的尺

度握在自己手中，在自己能力范

围内付出时，你才不会有“被亏

待”的怨气。

如实表达与设立边界

故事中，雅静的困境也在于

她的“嘴笨”——内心的不满积压

到极点，却无法有效沟通。学会

平和而坚定地表达自己的处境与

感受至关重要。例如，在感到疲

惫时，可以坦言：“妈，我今天很

累，按摩可能做不了那么久。”当

被要求分摊不合理的费用时，可

以尝试沟通：“姐姐，我的经济条

件有限，这笔钱我承担起来有困

难，咱们能否再商量一下？”

孝顺，是在尊重自我感受的

前提下，量力而行地承担责任。

当你不再强求一碗水端平，而是

专注于自己内心的平静与力量

时，那份深埋的委屈，才会真正开

始消散。

太委屈，伺候老妈最多还最吃亏
刘士帅

母亲生病，照出了

姐妹间的算计以及最老

实闺女心里的委屈……

杨丽莉 绘


